
荷花池

2019年（上） 175

董山峰，《光明日报》高级记者，
《博览群书》杂志社社长、主编。1983年
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89年获得化工、
中文双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分配到教育
部《中国高等教育》杂志，1994年调入
《光明日报》，曾担任科技记者、编辑、
副主编，经济部副主任等。2011年当选全
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毕业30多年回头看，董山峰最大的感

慨是“清华遍地人文”。

1983年秋，董山峰在清华园开启了自

己的大学时光。高分子专业的班主任范奎

成老师第一次和同学们见面的场景让他记

忆犹新：“范老师身穿实验室工作服，开

口就讲高分子的概念。”时隔30多年，董

山峰还能清楚地记起当时上课的场景，他

回忆说，周其庠、周啸、李松、刘德山、

孙以实、赵士琦、胡平、王晓工、郭宝华

等许多老师所授课程的第一讲往往要涉及

董山峰 ：你我就是清华人文

学科历史，这些理工科老师性格各异，但

普遍大音希声。说起专业滔滔不绝；说起

人情世故，则寡言少语。

董山峰进清华时还没有中文系，他就

和同学们选听徐葆耕老师的“西方文学思

潮和赏析”课程。在那堂课上，董山峰

发现人文竟然是如此瑰丽而奇妙，甚至突

然意识到理工科老师的“大音希声”“滔滔

不绝”和“寡言少语”其实就是生动的“清

华人文”。到中文系攻读第二学位后，董山

峰又结识了张正权、余顺吾、丁夏、赵丽

明、韩家鳌、蓝棣之等多位名师名家，他风

趣地说自己那段时间也可谓“人文日新”。

后来，了解了许多高校的人文教育，阅读了

不少经典和名家作品，聆听到历史学家张岂

之、人文大家陈平原等一批名家由衷赞叹毕

业于清华水利系的徐葆耕及其以清华人文为

主题的大量著述，他更懂得了清华人文在中

国可以有怎样的分量。

在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杂志，每

写一篇文章，董山峰都寄给自己大学毕业

实习时所在的《光明日报》科技部的老

师。四年后，当《光明日报》科技部需要

增加一位能吃苦、善写作的青年记者时，

那里的老师们推荐了董山峰。

调往《光明日报》后，董山峰经历了

多个岗位，采写过数千篇报道，撰写过数

百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和各类评论文章，

担任过《光明日报》“两会”报道、奥运报

道、世博会报道、世界财富论坛报道、革命

老区报道的负责人，几乎走遍中国的每一个

2017 年董山峰在新清华学堂主持“教育

部戏曲进校园戏曲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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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幸拜读了《你我就是清华人

文》一文，董山峰学长珍贵的回忆不禁带

我打开记忆的闸门，尤其是他对清华人文

的思考也点亮我思想的火花。

时至今日，清华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

典型的理工科大学，很多清华校友也戏称

是“五道口理工”毕业的。理工给人的感

觉是公式化、格式化和标准化，枯燥乏

味，严谨有余而激情和浪漫不够，似乎和

人文风马牛不相及。邱勇校长在北京大学

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如鱼得

水’是灵魂得以安放、精神得以寄托的情

感表达。”其实，人文譬之如水。没有水

的涵养，鱼儿将失去容身之所；没有水的

滋润，理工之树亦难繁茂。

人文学科是人文。作为一名理工科学

子，我还清楚记得当年在清华选修过葛兆

光老师的课，而且要修够一定的人文课学

分才能本科毕业。我在清华上的第一堂课

不是微积分,也不是普通物理或者工程制

图课，而是舞蹈课。在西体光洁的木地板

上也不知踩了女同学多少次脚后，学期末

马利国校友

时时处处的清华人文
○马利国（1993 级材料）

省份，还到过世界十几个国家采访。

“无论采写报道，还是编审报刊，我

都首先把自己定位成‘第一读者’，对读

者不关心、不接受、不喜欢的内容，加以

‘物理操作’或‘化学反应’，用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努力‘讲好中国故

事’”。董山峰说，工程类产品如果没有

用户意识会出废品，人文类作品没有读者

意识不仅会出废品，甚至会产生“毒品”

作用，比如抄袭的、空洞的文字，会损

害社会风气。“检索工作中点滴成绩的原

因，那就是清华理工给我的用户意识，清

华人文给我的人文情怀，还有理工与人文

在我身上融合出来的人文自觉。”谈到清

华烙印，董山峰充满感恩。

董山峰回忆，中文系复建前后，清华

有关领导多次到北大与一批老学长商谈。

著名学者王瑶先生曾建议，清华恢复中文

系，一定要讲好朱自清、闻一多的故事，这

不是在新建一个系，而是在接续某种传统；

而朱光潜等许多老先生都说，清华没有人文

学科，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如今，老学长们亲人般的教诲犹在耳

畔，董山峰也感慨万千：“清华理工固然要

追求世界一流，但缺少人文意识必定事倍功

半；清华人文固然也要追求一流，但能否帮

助清华理工释放出人文光芒，也是其境界与

功力的试金石。” （学生记者 万宁宁）


